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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伯族手抄典籍乡土教材及报刊图书出版文化

贺灵

这里阐述的出版，既有真正意义上的出版活动，也有民间的编译、手抄、油

印等文化活动；既有正规的图书报刊出版物，也有民间刊物的编印活动。正规的

图书报刊出版活动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并呈现出几个明显的发展阶段；而民间

手抄本和油印作品（包括译作、课本、刊物等）的流行最长有 200 多年的历史，

并成为锡伯族的文化传统。

（一）

据有关史料反映，锡伯族先民归属蒙古科尔沁部以后，基本掌握了蒙古语言，

康熙三十一年（1692）归属满洲后便逐步改用满语满文，因此，直至 20 世纪 40
年代末，满语满文一直是本民族的信息交流工具。

1764 年西迁以前，在锡伯族军民中便广泛流行满文读物，如语言类工具书、

“四书五经”译本、训导类范本、汉族古典文学译著等。这些作品，被民间广泛

传抄，成为群众的精神食粮。一部分军民西迁后，把上述作品带到新疆，成为他

们代代相传的精神文化产品。到清末，新疆锡伯族民间流传的刻印本和手抄本品

种和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主要有如下一些典籍：《四书》、《钦定满文四

书》、《御制翻译四书》、《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四书字解》、《大学》、《大学中

庸》、《孔子家语》、《孟子》、《论语》、《诗经》、《书经》、《孝经》、《女孝经》、

《劝世要言》、《劝善文》、《劝善要言》、《忠孝经》、《幼训》、《醒世要言》、《圣

谕广训》、《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东周列国》、《七侠五义》、

《济公传》、《西游记》、《三字经》、《千字文》等。这些典籍在民间不断被传抄，

几乎每一哈拉（姓）或莫昆（姓的分支）均有部分收藏，成为人们农闲季节或茶

余饭后“念说”（锡伯族一种说书形式）和传讲的文化产品。

有清一代，满文或满汉合璧典籍曾有过繁荣发展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康熙、

雍正、乾隆时期。之后，随着满语满文的不断衰落，这些典籍的传播范围越来越

小，数量越来越少，引起了清政府对“国语”命运的极度担忧。但在伊犁锡伯营，

情况则相反，军民对这些典籍的涉猎范围则越来越广，品种越来越丰富，京师刻

行的典籍，几乎都会在此传抄流行。这是因为，清中后期满语满文衰落的情况丝

毫未影响到伊犁锡伯营，满语满文在此越来越得到巩固；许多进京朝觐的功臣或

送贡马的官兵，每次均从京师带回新刻印的典籍，并被广泛传抄，随即扩大流传

范围。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从清代流传的上述典籍和译著的石印本，在民间收

藏很多，有的文人世家竟藏有数百种之多。但是在“十年浩劫”期间，这些文化

遗产均被视为“四旧”，几乎毁失殆尽。有些老学者为想保护这些遗产，竟遭皮

肉之苦，被戴上种种“帽子”。到目前，上述典籍只有极少部分幸免于难而流传

下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老学者和文人，继承祖辈的优良传统，翻译和介绍汉

族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以及俄苏名著等，并广泛在民间传抄流行，直至 20 世

纪 90 年代，仍有民间老艺人乐此不疲，为锡伯族文化发展默默奉献。

辛亥革命以后，伊犁锡伯营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一批初具资产阶级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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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留学俄国的有识之士以及一批反封建的热血青年，组织群

众文化团体——“尚学会”和“兴学会”，创建民办学校，翻译印行新式课本，

使锡伯营民间教育发生了较大变化。他们不仅在学校推行新式教育和新式课本，

而且编译印行适合社会中青年学习的扫盲教材，在农村中青年中通过开办夜校等

方式开展扫盲活动，开了乡土教材之先河。

民国五年（1916），在尚学会和兴学会创办学校行动的影响之下，由锡伯营

官员倡导在六牛录创建了锡伯营高等学堂，学校使用的各类教材也是自编自印。

两年后，为了活跃学校文化气氛，该校用满、汉两种文字出版了校刊，并且每期

都传播到社会各阶层，也成为社会中青年及老知识分子必读的刊物。该刊物在锡

伯营开了办汉文期刊的先例。

1936 年前后，盛世才为了笼络知识界以及青年及民众，相继成立了许多民

族文化促进会，其中也成立了锡伯索伦满洲文化促进会（简称锡索满文化会），

在该促进会的广泛宣传鼓动下，先后有近百名锡伯族青年战胜传统观念，分别前

来迪化在新疆学院、省立师范学校、省立一中、迪化女子学校、警官学校、邮电

学校等上学。他们不仅学习数理化及政治、经济等课程，还积极参与学校办刊，

定期将刊物带回家乡宣传，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发展作出贡献。受到各校文化活动

的启发，由图奇春、仲谦、庆常等带头，招集各院校锡伯族学生骨干倡议办自己

的锡伯文期刊。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1936 年冬季，取名为《曙光》的油印锡

伯文期刊第一期出炉。至 1938 年该刊共出 6 期，字数近 50 万。每期所印 500 册

刊物，除一部分分发给迪化各院校本族学生外，另一部分运至伊宁、察布查尔等

地，供锡伯族中青年、学生及知识分子阅读。该刊为综合型刊物，主要刊载诗歌、

散文、小说、剧本、外国（苏联）文学译著及名著简介、国内外大事、省会新闻、

察布查尔等锡伯族聚居区新闻、本族新人新事、民间文学作品等。《曙光》为锡

伯族青年作者创造了发表作品、抒发民族情感的园地。柏雪木、郭基南、九山、

图奇春等人先后为该刊提供了诗歌、散文、译作等作品。锡伯索伦满洲文化促进

会成立后，又积极参与该刊的编辑、印发工作，使刊物质量不断提高，更受到了

群众的欢迎。自 1937 年年中始，《曙光》由锡索满文化促进会主办，实际成为该

促进会会刊。但是盛世才的反动面目暴露之后 ，新疆处在白色恐怖之中，锡伯

族的文化活动同全疆一样全面停止。

1944 年爆发针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三区革命，革命在伊犁等地取得胜利，

使伊犁地区各民族文化状况有了大的改观。1946 年 6 月，在三区革命政府的支

持下，在伊宁市创办了锡伯文报纸，时名《革命东土耳其斯坦》，主编为萨拉春、

仲谦、关德清，为周二油印。它实际上是三区革命政府报纸的译刊。1949 年 11
月根据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变化，将该报易名为《自由之声》，萨拉春总编，仲谦、

郭基南任主编，为周二石印，次年因经费紧张恢复油印。1951 年 7 月更名《新

生活》，同二油印，发行量 300 份。1953 年以后利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赠送的

一套铅字铜模和印刷设备，该报结束油印和石印历史，开始铅印发行，质量大大

提高。1956 年 12 月该报社址由伊宁市搬迁至察布查尔县县城，成为自治县党委

机关报。1960 年由于种种原因，报纸停办。1974 年在人民群众的呼吁之下，决

定恢复出刊，将原名称改为《察布查尔报》。该报直至目前仍在出版。它成为全

国惟一一家锡伯文报纸。主要刊登国内外要闻、地区和本县党政活动要闻、本县

其他新闻、小说、散文、诗歌、民间文学作品、新人新事、历史知识、科技知识、

农业知识、各地文化短讯、译文等等。《察布查尔报》立足本县，面向广大锡伯

族群众，数十年来为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各种文化知识，提高本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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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不久，察布查尔县党政部门坚持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方针，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掀起了文化、文艺创作高潮。为适应

该形势，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县文化馆创办了锡伯文油印刊物《察布查尔文

艺》，但出刊第一期之后由于种种原因而停刊。1979 年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根

据文化阶层的共同要求，决定恢复该刊物，并组成了 8 人的编辑委员会。刊物仍

由县文化馆主办，1980 年出恢复后的第一期。至 1987 年出刊第六期后又停办。

该刊物主要刊载了用锡伯文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评论、民间文学作品、文

献古籍、党和政府的文化、文艺政策等。

1980 年 10 月察布查尔县成立察布查尔锡伯语言学会，随即创办油印期刊

《语言通讯》。创刊初期为不定期，规定每年出两期，后定为季刊，16 开，每期

五六万字。自 1981 年始增刊不定期的汉文版。至 1984 年，开始以锡伯文、汉文

同时出刊，其中两期为锡伯文，另两期为汉文。自 1985 年始《语言通讯》易名

《学会通讯》。该刊已出 40 多期。主要登载有关锡伯族历史文章、文史资料、民

间文学资料、文献古籍、语言文字方面的评论、研究文章及资料、各种信息与动

态等。

1987 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创办正式刊物《锡伯文化》，16 开，不定期，1992
年定为一年出 4 期，并减少锡伯文版面，每期增加近 3 万字的汉文内容。自第 30
期改为 32 开。至 2004 年底，已出刊 38 期。《锡伯文化》主要刊登评论文章、有

关锡伯族历史、语言文字、文化方面的论文、小说、散文、诗歌、剧本、文学评

论、民间文学作品、文史资料、译文、文化信息、人物传记等。

总结自古及今锡伯族手抄典籍、乡土教材、期刊报纸等的民间编译印制及出

版历史，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手抄典籍、乡土教材、油印期刊的编译印制

虽属民间活动，但它对锡伯族文化的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首先，对满语满

文在锡伯族的巩固、发展、延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为这些文化产品均以

满文为媒介产生和流传的。其次，为汉、俄罗斯文化在锡伯族的传播起了推动作

用。数批留学俄苏的中青年及数任中国驻阿拉木图、塔什干等地领事的锡伯人，

不断从当地带进俄罗斯文学、音乐、文化、科技、政治等方面资料、图书、报刊，

或译成锡伯文传播，或给群众讲解，使锡伯族各界对俄苏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

另外，锡伯族对汉文化的了解，也是通过文字翻译这一途径加深的。第二，在高

度封闭的封建社会，锡伯族之所以能够逐步提高其整体素质（主要为文化素质），

首先得益于这些文化产品。长期以来，在这些文化产品的影响下，在民间形成了

其相应的传播形式，并成为文化传统，如农闲时间的“念说”活动，田间地头的

说书，文化典籍的代代义务抄录等。可以说，锡伯族民间的某些文化传播方式，

具有一定的群众性特点，因此，其传播效果往往是事半功倍。

（二）

图书出版分锡伯文出版和汉文出版两部分。这种正规的出版活动，始于新中

国成立后。

锡伯文的出版活动始于新疆人民出版社设立锡伯文编辑室之时。1951 年 3
月新疆人民出版社成立，当时用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四种文字出版图书期

刊及课本。1954 年增设锡伯文编辑室，开始了锡伯文图书的出版活动，从整个

出版历史来看，自 1954—1963 年为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的出版活动，主要表现为以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和政治思想建设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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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育为服务内容。90%以上的图书为本社人员编译，系由汉文编译，锡伯文均

为手写，单本字数都不多，且多系单篇为书，印数多在 1000 册以内。1954 年出

版文艺教育类图书 10 种，除两种为文艺类外，其余 8 种均为小学各年级语文和

算术课本。其中的《中国少数民族的新面貌》第一次介绍了解放后各族人民的翻

身解放和他们的精神面貌。1955 年出版政治理论及教育类图书 18 种。其中政治

理论图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的《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向农

民宣传总路线》；11 种为初高小各年级语文、算术、地理、历史。1956 年出版政

治理论及文化教育读物 22 种，其中三种为政治理论读物，两种为文化读物，16
种为小学语文、算术、自然课本，还有一种为《农民识字课本》。自 1957 年始，

锡伯文出版的门类增加，举凡哲学、政治理论、财经、文化教育、文学、医药卫

生、农牧、科技等均有涉及，全年出书 39 种。从当年始，新疆人民出版社放弃

出版学校课本，而由新设立的新疆教育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编辑出版。当年所出

读物中，有许多以农民为读者对象的图书，如：《沟灌与畦灌》、《怎样种水稻》、

《农业生产合作社耕畜饲养常识》、《农业生产合作社养猪常识》等。文学类译著

的出版也予以加强。1958 年出版包括政治理论、文学、历史、科技、医药卫生、

少儿读物等近 60 种。政治理论图书多为普及性读物。文学方面开始出版本民族

的民间文学作品及创作作品，如：《锡伯族民间故事》第一集、《除夕》。后者为

诗集，锡伯族作者九山著，受到读者的欢迎，并引起了对作品的争议。医药卫生

方面开始重视对农村卫生读物的出版物，如《新法育儿》、《农村卫生》、《常见的

儿童传染病》、《斑疹伤寒和回归热》等对改善农村卫生及婴幼儿健康起了一定

的促进作用。1959 年出版 26 种图书，包括政治理论、文学、农牧技术等。文学

方面出版有本民族作者赵灵福创作的长诗《华连孙和美根芝》。本书出版后，受

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和知识界的赞赏。1960 年出版政治理论和农业技术类读物 10
种。其中翻译出版了杨南桂著《新疆狱中斗争记》。当年 3 月，新疆人民出版社

锡伯文编辑室下放与伊犁日报社合并，称为“伊犁日报社锡伯文图书出版编译

室”。机构的这一变动，直接影响了锡伯文出版事业的发展，当年所出 10 种读物

均为上一年准备就绪的书稿。因此，1961 年仅出 4 种翻译图书。1961 年 10 月伊

犁日报社锡伯文图书出版编译室再下放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报社合并。1962
年编译出版《提高政治水平改进工作作风》、《中国共产党党章教材》和《我的一

家》3 种读物。1963 年出版《党费》、《百鸟衣》、《天山血泪》、《中国共产党章程》

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5 种书。当年下半年，锡伯文图书出版工作正式

停止，编辑人员归报社编制。直至 1980 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正式恢复锡伯文编辑

室，锡伯文图书才开始恢复出版。期间的近二十年成为锡伯文图书出版的空白之

年，造成了锡伯族文化发展史上的较大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各方面的积极努力下，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

编辑室得以恢复，这是第二阶段的出版活动。自 1982 年开始出书至 20 世纪 90
年代，是锡伯族出版史上的发展变化阶段，期间既有发展和繁荣时期，也有衰微

的阶段。在这一时期，首先，从事编辑人员的文化素质比前大有提高，知识面扩

大；其次，出版手段和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图书的印制质量大为改观。但是，

锡伯文图书的读者群比第一阶段有了萎缩，印数下降，已开始危及其正常发展。

这是因为，自文化大革命始，锡伯文教学全面停止，目前的四五十岁年龄段的中

年人多系锡伯文文盲；再者，“十年浩劫”之后，锡伯族开始普遍使用汉语，锡

伯文读物的出版已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因此，这一阶段的锡伯文出版，加强了知

识积累性读物和民间作品的整理出版，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1982 年出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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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文学、历史方面的读物 8 种。其中有《来自辉番卡伦的信》、《迁徙之歌》、

《锡伯族迁徙考记》等本民族作者创作和编著的散文、叙事长诗和历史读物。

1983 年出版有关政治、法律、文学方面的读物 8 种。文学方面有锡伯族作家郭

基南的诗集《心之歌》，民间叙事长诗《三国之歌》。1984 年出版政治、法律、

语言文字、文学方面的图书 15 种。除 3 种外，其余均为文学类读物。自当年始

加大了对锡伯族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出版工作，出版了《锡伯族谚语》、《锡

伯族民间故事》（1）（2）、民间叙事长诗《喀什噶尔之歌》；选编了一部古籍《古

文观止》（满汉合璧）；作家郭基南的第二部专集、散文集《准噶尔新图》和歌曲

集《锡伯族创作歌曲》出版。1985 年出版 17 种有关政治、法律、文学类图书。

其中文学译著有《三国演义》（1—4）、《兄弟民族谚语选编》、《唐诗一百首》；民

间文学作品有《锡伯族民间故事》（3）、《锡伯族情歌》（锡汉合璧）；本民族作者

创作的诗作有《诗集》和《哥妹泉》；历史著作有《锡伯族简史》。1986 年出版 7
种，其中有《兄弟民族民间故事选》、《外国谚语选》。1987 年出版文化教育、语

言文字、文学、历史等方面的读物 15 种，其中语言文字方面的图书有《锡伯语

语法》、《锡伯（满）语词典》、《旧清语词典》；文学方面有民间叙事长诗《拉希

罕图之歌》、《锡伯族民间故事》（4）（5）、《笑话选》，纪实文学《锡伯骑兵连纪

实》、《小说选》；历史方面有《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一、二）、《锡伯族历

史资料拾零》和《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概况》。其中的《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

编》（一、二），对锡伯族清代政治、经济、历史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当

年开始出版综合性刊物《锡伯文化》。1988 年出书 5 种：《古文观止》（满汉合

璧）、《劝学篇》、《唐宋词一百首》（汉锡合璧）、《小说选》和《锡伯族民歌》。

1989 年出版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类读物 14 种。其中语言文字方面有

《汉锡简明对照词典》、《满语入门》；文学方面有译著《西游记》（1—3）、《慈禧

太后演义》（上）、《锡伯族民间故事》（6）（7）、《寓言故事》、《阿凡提的故事》；

文化、历史方面的有《锡伯族习俗志》、《敦吉纳见闻录》、《格图肯书法集》（锡

汉对照）、《汗亚依拉克之战》、《东北锡伯族研究文集》等。1990 年出版文学、

科技类读物 19 种。其中有《锡伯族民间故事》（8）（9）、《锡伯族民歌》、《六部

成语》、《萨满歌》、《锡伯汗都春》、《锡伯族创作歌曲集》、《锡伯族名人录》等

受欢迎的读物。1991 年出书 9 种，主要有《锡伯族民间故事》（10）、《满汉合璧

西厢记》、《满文教材》、《察布查尔中草药》、《规范化名词》、《锡伯语语汇》等。

1992 年出书 5 种，有《新歌曲选》、《诗经》、《锡汉会话》等。1993 年出书 6 种，

其中郭基南的长篇小说《流芳》出版；还有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整理

的《聊斋志异选译》（上）（中）出版，译著《红楼梦》4 卷本出版。1994 年出书

5 种：《聊斋志异选译》（下）、《锡伯族民间故事》（12）、郭基南的长篇小说《春

到河谷》、《满汉词典》、《锡伯营职官年表》。自 1995 年始，锡伯文的读物的出版

直线下降，到 2005 年底，只有《现代锡伯语》、《锡汉教学词典》、《锡伯族姓氏

考》、《盛京移驻伊犁锡伯营镶红旗官兵三代丁册》等几种书出版，并免强维持

《锡伯文化》的不定期出版。

在第二阶段的出版活动中，前十年可谓繁荣时期，多数是具有文化积累价值

和保存价值的语言工具书、民间作品集、历史著作、创作作品、译著及古籍等，

都是在这一阶段出版发行的。而且，图书各方面质量也大有提高，其中的很多图

书还远销到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德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但是，到 90
年代初，这一繁荣局面很快宣告结束，并开始走向衰落。之所以出现这种衰落趋

势，是与锡伯语言文字的衰落趋势具有紧密的联系。因为文字是语言的媒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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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语言走向衰落时，作为媒体的文字必然也出现衰落的趋势。这是不依人们的

意志为转移的语言文字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

在锡伯文读物出版方面，新疆教育出版社也功不可没。该出版社于 1956 年

设立锡伯文编辑室。上面已述在此之前，锡伯族地区学生锡伯文教材的出版任务

由新疆人民出版社承担，先后出版了数十种初高小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

然等教材，之后，这类教材的出版任务归新疆教育出版社承担。自 1957 年至 90
年代，新疆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中小学锡伯文语文、算术（后改数学）、自然、

地理、历史、政治、思想品德等教材以及农民识字读物等近 200 种（套）。这些

读物的出版，推动了锡伯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对延续和巩固锡伯语文的

地位，起了不小的作用。

新疆教育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也是命运多舛。1956 年设立才 5 年，就于 1960
年初被下放同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一起与伊犁日报社合并，直至 1981
年在有关部门的努力和锡伯族群众的呼吁之下，才恢复新疆教育出版社的锡伯文

编辑室，自 1982 年始恢复出版锡伯文教材。但是，由于诸多主客观原因，锡伯

文教材的出版一年比一年滑坡，以至到 90 年代末因没有订单而基本停止其出版

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随着汉锡文化的不断交流，尤其是汉文化日甚一日

地冲击和渗透，使锡伯语锡伯文的使用环境和条件越来越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使

用群体越来越缩小，中小学锡伯文课程的设置已变得可有可无，或无更好。事实

求是地讲，要改变目前这种困境，是不大可能之事。因为从民族语言学角度讲，

大语种同化小语种，小语种日渐失去语言地位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

（三）

锡伯族汉文图书的出版也是锡伯族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本族文化

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首先通过有关锡伯族历史、文化方面的汉文读物，使

其他兄弟民族对本民族逐步有了了解。在此之前，许多民族尤其是多数汉族群众

对本民族没有任何了解。其次，大多数锡伯族青年及相当一部分群众，通过汉文

读物才开始正确了解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因为，很多少年、中年以及部分群众，

因不习锡伯文，或缺少这方面的锡伯文读物，只能通过汉文读物来认识自己民族

的面貌。第三，汉文读物对本民族文化积累和记录其历史、文化事象具有重要的

意义。锡伯文图书因印量少、流传范围狭窄、阅读人群少等原因，不但存世者少，

而且熟练阅读者将越来越少；而汉文读物不但流传范围广，有庞大的读者群，而

且收藏的公共文化领域也广泛，故基本能够代代相传。

锡伯族汉文图书的出版，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即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

查结束之后。当初锡伯族调查组将调查所得经过整理，于 1962 年新疆人民出版

社出版《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概况》；于 1963 年编写出《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

内部铅印发行。通过该书，使知识界及民族部门对锡伯族有了初步了解。之后由

于众所周知的原因，20 年时间无其他汉文读物出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
锡伯族研究工作逐步得到重视。1981 年新疆社会科学院编辑 20 余万字的《锡伯

族文学历史论文集》，内部发行。1984 年民族出版社出版《锡伯语口语研究》一

书，系锡伯语方面第一部汉文读物。1986 年是锡伯族汉文读物出版最多的一年。

民族出版社出版国家民委五套丛书之一《锡伯族简史》和《锡伯语简志》；辽宁

民族出版社出版《锡伯族史论考》和《锡伯族源流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国家民委五套丛书之一《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概况》、《锡伯族谚语选》。1988 年

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沈阳锡伯族志》、《漫话锡伯族》。1989 年新疆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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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锡伯族历史与文化》、《锡伯族民间故事》和《乌孙山下的歌》；辽宁民族

出版社出版汉文版《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一、二）；内部铅印发行《察布

查尔锡伯自治县地名图志》。1990 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锡伯族研究》；民族

出版社出版“民族知识丛书“之一《锡伯族》；出版《伊犁文史资料·锡伯族专

集》。1991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故事大系”之一《锡伯族民间故事选》。1992
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萨满神歌》。1993 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锡伯族史》；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喋血金佛》。1994 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锡伯族

风俗志》；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血胆名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锡伯族

民间图案集》；民族出版社出版《锡伯族图录》。1995 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锡

伯族百科全书》。1996 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流芳》；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

版《锡伯族》。1997 年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锡伯族民间美术概论》。1998 年新

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父亲之死》、《人的故事》和《岁月没有栅栏》；辽宁民族出

版社出版《丹东锡伯族志》；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锡伯族研究文集》第一辑。1999
年，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西域锡伯人》；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我就这么活

着》；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伊

车嘎善五十年》。2000 年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锡伯族民歌集》。2001 年辽宁民

族出版社出版《辽宁锡伯族史话》。2002 年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锡伯族民间故

事集》；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情感的火花》。2003 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美

是我》；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吴扎拉氏锡伯家·锡伯族》。

2004 年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国锡伯族双语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锡伯族风情录》和《锡伯族古籍资料辑注》；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锡伯族谚

语集》和《情系锡伯》；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锡伯族—辽宁省沈阳市新民村调

查》。2005 年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中国少数民族风情游丛书”之一《锡伯

族》。2006 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无声的游赋》。东北各锡伯族聚居地区，自 90
年代始，也先后出版了当地的锡伯族志。此外，还有不少正规出版物将锡伯族历

史与文化作为专章专节或作为独立单元出版，或作为辞书的部分条目收入其中，

如《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中国少数民族》、《新

疆古代社会生活史》、《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

词典》、《新疆民族辞典》、《西北民族词典》、《西域地名词典》、《中国各民族文

化大词典》等，都有锡伯族的内容。

在新疆地区来讲，锡伯族汉文读物的出版，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丰富得多。

而且，学术著作的研究范围和深度，也可谓走在前列，学术方面也少有禁区。这

深刻反映了锡伯族是一个开放的民族、善于进取的民族。


